
“我最想回家，放假。”巴黎奥运会之前的一段
采访，全红婵透露了心声。

9月12日，全红婵在离家近两年后，带着一大纸
箱的乌龟玩偶，回到了广东湛江迈合村。下车后，她
快步走进爷爷家，和妹妹、爷爷、奶奶一一拥抱，然后
买来西瓜、哈密瓜等，分发给围观的粉丝和游客。

去接机的郭艺，也是在间隔一年后，再次和全
红婵相见。平时看着屏幕里的全红婵，郭艺并没有
感觉她长高了许多，真正站到她身边时，才发现她
已经不是小时候的样子。

“和之前相比，感觉她这次回来成熟了很多，不单
是想着玩了，她懂得关心家里人，关心弟弟妹妹读书
的情况，另外还主动联系了体校很多同学去聚会、聊
天。她面对媒体和公众，也有自己的主见。”郭艺说。

迈合村有400多户人家，主要从事农业种植，村
里有广阔的水稻田和甘蔗、火龙果园。全红婵爷爷
家位于村中心，是一个有着两层小楼的院子，门口
有一条宽敞的大道。

随着全红婵两届奥运夺冠，迈合村的“全红婵
热”至今没有完全退潮，每天仍有千人入村参观。

早在今年8月，全红婵在巴黎夺冠的第二天，人潮
涌入迈合村。“最高峰时，村里一天的人流量达到了3
万多人次。”迈合村村干部全自华说。嗅到商机的小
贩也来了，全红婵爷爷家门口的大道变成了小吃街。

做指甲、骑电瓶车、买小狗……全红婵回家后
的一举一动都被注视。她的生活一度被打扰，“很
不自在，影响到自己的隐私，我爷爷奶奶睡眠比较
浅，外面吵，就很难睡着。”

好在后期，对于网红在全红婵爷爷家门口日夜
直播等不文明行为，当地进行了处置。全红婵的哥
哥全进华告诉记者，只要没有出格的事，他和家人
其实乐意看到游客来村里，“这样可以让村民做做
小生意，提高收入。”

赛场之外的全红婵，依然是那个纯粹的女孩。
当被问及这次回村有哪些深刻印象时，她回答：“在
家带小侄女，好可爱，好玩。”面对爷爷楼下围到深
夜的游客，她大声喊话：“小声一点，回去吧，回去
吧，你们别围在这里啦，回去吧，太吵了。”

湛江迈合村因全红婵的出名
而成了网红村。 杨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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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峰广东湛江报道

今年，是17岁的全红婵
跳水的第十年。

2024年8月6日，巴黎奥
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以微弱
优势卫冕女子10米台后，全
红婵奔向教练陈若琳，师徒相
拥而泣，“想到自己这三年经
历了挺多，有点绷不住了。”

小小的全红婵“长大
了”。和2021年东京奥运会
赛场横空出世时不同，成长
不仅让她更加感受到“奥运
冠军”光环带来的压力，也

带 来 了 身 高 和 体 重 的 变
化。她说自己表现不好的
时候，“不想被称作天才”，
她最终通过无数次高强度
的训练，保持了“完美”。

作为中国奥运历史上最
年轻的三金得主，备受关注
与赞美的全红婵，正在怎样
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
日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通过拜访她亲友、梳理
她所参与的公开活动，记录
下她近一年间的成长故事。

备战巴黎奥运会的三
年里，全红婵在很多重要比
赛中的表现都不够理想。

发育期是所有跳水女
运动员都要经历的关卡。3
年期间，全红婵身高长了7
厘米，体重增加了约7公
斤。她在录制节目时说，

“很痛苦，我的动作没有之
前的好，翻腾下来，很快手
还没伸上，就已经到水面
了，回不到年轻时（小时候）
的感觉。”

为了应对这些变化，全
红婵必须加大体能和力量
的训练，才能维持原来的技
术状态和提升动作稳定
性。每天训练七八个小时，

“跳不好或者被说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想哭。”

向后翻腾三周半抱膝，
这一代号207C的高难度动
作，一度被视为全红婵“完
美”标签的代表。

东京奥运会之后，全红
婵的207C变得不稳定，要么
近乎完美，要么一泻千里，
一个动作得分就可以相差
20分。这也一度成为了全
红婵的噩梦。每次比赛到
207C的时候，她都会害怕，

“他们没看到我们训练是什
么样子的，只看到了比赛时
候的样子。”

郭艺作为全红婵的启
蒙教练，两人的师徒情谊已
持续八年。曾经的朝夕相
处间，郭艺看到全红婵生活
和训练中完全不同的状态，
生活中的她松弛活泼，能与
各年龄段的队员打成一片；
训练时尤为刻苦认真，再枯
燥重复的动作训练，也能不
打折扣地完成；但有了委
屈，她却常会憋在心里。

“奥运冠军”成为了全
红婵新的压力。“之前从体

校到省队，到国家队，完成
动作，获得成绩，对她而言
更多就是对刻苦训练的肯
定。在东京夺冠后，她是很
懵的，一开始，都没有理解
这份荣誉意味着什么。”郭
艺告诉记者。

“后面再参加比赛，这
份荣誉一度成了她心上的
包袱。”郭艺表示，“她很在
乎大家对她的看法，害怕做
不到大家对她的期待。”

带着这样的压力，全红
婵想去超越自己，更难。“这
期间，我建议她，不要在意
那么多外界的声音，更重要
的是享受比赛的过程。我
相信她的适应能力，她能调
整过来。”郭艺说。

今年2月5日，第三次
登上世锦赛舞台的全红
婵，以近乎完美的5跳，首
次斩获女子个人10米台冠
军，补齐了生涯唯一缺少的
大赛荣誉。

全红婵在接受央视《面
对面》栏目采访时说，她最
不喜欢被拿来和别人对
比。除了戒掉最爱的零食、
加倍投入到训练，取得世锦
赛金牌的历程，也让她的心
态发生了变化，“我悟了，别
人跟我的生活训练没有关
系，别人说他们的，我做我
自己的。”

“作为运动员，小红有
自己清晰的目标，但她一般
不会和大家讲这些，她更多
是以行动为主，等她跳出
来，她才会把消息讲给大
家。”郭艺说。

终于等到2024年夏天，
全红婵的“行动”在巴黎再
次绽放。那个东京奥运会
破了纪录、拿了金牌的淡定
小孩，如今跳了第一名之
后，也会泪流满面。

10月14日，中国跳水队再度集结。
为了更快地恢复到理想体重，全红婵每
天在28℃的恒温跳水馆进行有氧训练，
每次训练时间都在一小时以上。

短暂的假期，全红婵吃了很多队里
不让吃的东西，面对批评，她说，“当时怎
么没再多吃一点？”

看到全红婵的状态，她的主管教练
陈若琳认为，再恢复到巅峰状态可能需
要1-2个月，也可能需要半年以上。“她
现在大了，你不可能像之前对她那么严
厉。”

11月底，北京下起了小雪，全红婵
给远在南宁直播的哥哥全进华打去电
话，最先问起“老妈呢”。随后，全红婵给
他看了北京的雪，并说裤子薄得要命，已
经感冒过了，她喊哥哥坐飞机来北京玩
雪。全进华则开玩笑问她，有没有偷偷
吃过雪。

9月的一次活动中，全红婵曾被问及
未来是否也想当教练，全红婵说自己不
想做教练，想做自己的事情，“我想回家，
带小侄女也挺好的，走走玩玩累着了，想
休息了。”

全红婵似乎并不迫切地想要长大，
去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她觉得，“小孩
子脾气也挺好的，没有什么负担压力之
类。开心地做自己挺好的，没有必要去
在意别人的看法。”国庆假期，回到老家
的她赤足和父母一起走进果园除草、干
农活，和姐弟们拍簪花造型，都是她久违
的开心时光。

面对新的奥运周期，全红婵不再输
不起。“有热爱就去追吧，不要害怕失
败。”在央视的报道中，全红婵说，她觉
得，自己快乐，也能给别人带来快乐，“这
样挺好的，不用去装很懂很稳重，不因为
年龄改变自己。”

克服“生长关”

爆火的迈合村 下一段征程

8月6日，中国选手全红婵在比赛中。新华社发

中国奥运史上最年轻的三金得主全红婵。图据全红婵社交账号

12月13日，迈合村全红婵家门
口，网友打卡合影留念。杨峰摄


